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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那
天
與
艾
青
的
夫
人
高
瑛
通
了
電

話
，
翻
開
了
日
曆
，
才
知
道
艾
青
已
走

了
十
五
個
年
頭
，
令
人
憮
然
。

第
一
次
見
到
艾
青
是
在
一
九
七
八
年
夏

天
。
那
年
中
國
剛
開
放
，
廖
承
志
邀
請
了
一

批
香
港
出
版
界
代
表
團
訪
問
內
地
︵
團
長
是

香
港
出
版
家
藍
真
先
生
︶，
我
也
是
代
表
團

的
成
員
。

我
們
到
了
北
京
，
我
首
先
想
見
的
就
是
艾

青
，
因
為
之
前
讀
了
他
不
少
詩
篇
。
利
用
代

表
團
活
動
的
空
隙
，
我
持

聶
華
苓
給
我
的

地
址
，
經
過
一
番
迂
迴
曲
折
，
在
史
家
胡
同

找
到
艾
青
一
家
。

一
九
七
五
年
艾
青
剛
剛
因
中
國
開
放
落
實

政
策
，
從
新
疆
﹁
勞
動
改
造
﹂
返
北
京
，
一

九
七
八
年
正
式
被
平
反
。
房
子
還
未
獲
得
全

部
分
配
，
一
家
人
擠
在
史
家
胡
同
一
間
小
屋

內
。我

第
一
回
見
到
心
儀
的
詩
人
，
也
許
太
興

奮
了
，
真
不
知
從
何
說
起
。
艾
青
、
高
瑛
因

﹁
撥
亂
反
正
﹂，
恢
復
了
名
譽
，
臉
膛
仍
流
溢

新
疆
的
陽
光
，
紅
彤
彤
的
，
加
上
他
們
的

熱
情
可
掬
，
令
人
有
一
見
如
故
之
感
。

高
瑛
大
姐
待
人
很
熱
誠
，
從
雙
架
床
床
底

摸
出
一
個
大
西
瓜
，
說
是
剛
從
新
疆
捎
來
。

說
時
遲
，
那
時
快
，
她
用
一
把
大
菜
刀
切
開

幾
大
塊
，
讓
我
捧
上
最
大
的
一
塊
，
吃
得
汁

液
四
溢
，
滿
口
鮮
甜
，
在
溽
暑
下
，
涼
透
心

脾
。其

景
象
今
天
憶
起
，
仍
歷
歷
在
目
。
記
得

那
次
見
面
，
艾
青
問
我
，
我
最
喜
歡
他
的
詩

是
哪
一
首
？
我
說
了
兩
首
詩
名
，
一
是
︽
我

愛
這
土
地
︾，
一
是
︽
時
代
︾，
後
來
艾
青
也

特
別
謄
抄
了
︽
我
愛
這
土
地
︾
這
首
寫
於
一

九
三
八
年
舊
詩
給
我
做
紀
念
。

︽
時
代
︾
這
首
詩
較
長
，
也
是
我
過
去
一

誦
再
誦
、
百
誦
不
厭
的
詩
。
因
為
艾
青
是
不

折
不
扣
的
﹁
時
代
的
歌
手
﹂，
他
對
時
代
懷

博
大
深
邃
的
感
情
，
茲
摘
錄
如
下
：

—
—

縱
然
我
知
道
由
它
所
帶
給
我
的

並
不
是
節
日
的
狂
歡

和
什
麼
雜
耍
場
上
的
哄
笑

卻
是
比
一
千
個
屠
場
更
殘
酷
的
景
象
，

而
我
卻
依
然
奔
向
它

帶

一
千
個
生
命
所
能
發
揮
的
熱
情
。

我
在
你
們
不
知
道
的
地
方
感
到
空
虛

我
要
求
更
多
些
，
更
多
些
呵

給
我
們
生
活
的
世
界

我
永
遠
伸
張
兩
臂

我
要
求
攀
登
高
山

我
要
求
橫
過
大
海

我
要
迎
接
更
高
的
讚
揚
，
更
大
的
譭
謗

更
不
可
解
的
怨
讎
，
和
更
致
命
的
打
擊—

—

都
為
了
我
，
想
從
時
間
的
深
溝
裡
升
騰
起

來⋯
⋯沒

有
一
個
人
的
痛
苦
會
比
我
更
甚
的—

—

我
忠
實
於
時
代
，
獻
身
於
時
代
，
而
我
卻

沉
默不

甘
心
地
，
像
一
個
被
俘
虜
的
囚
徒

在
押
送
到
刑
場
之
前
沉
默

我
沉
默

，
為
了
沒
有
足
夠
響
亮
的
語
言

像
初
夏
的
雷
霆
滾
過
陰
雲
密
佈
的
天
空

抒
發
我
的
激
情
於
我
的
狂
暴
的
呼
喊

奉
獻
給
那
使
我
如
此
興
奮
、
如
此
驚
喜
的

東
西我

愛
它
勝
過
我
曾
經
愛
過
的
一
切

為
了
它
的
到
來
，
我
願
交
付
出
我
的
生
命

交
付
給
它
從
我
的
肉
體
直
到
我
的
靈
魂

我
在
它
的
前
面
顯
得
如
此
卑
微

甚
至
想
仰
臥
在
地
面
上

讓
它
的
腳
像
馬
蹄
一
樣
踩
過
我
的
胸
膛

艾
青
寫
這
首
詩
時
是
一
九
四
一
年
冬
，
他

正
在
延
安
，
時
值
抗
日
戰
爭
的
相
持
階
段
，

作
者
矢
誓
要
獻
身
時
代
，
﹁
甚
至
想
仰
臥
在

地
面
上
／
讓
它
的
腳
像
馬
蹄
一
樣
踩
過
我
的

胸
膛
﹂，
這
是
何
等
壯
烈
的
獻
身
精
神
啊
！

作
者
充
分
估
計
到
前
道
路
上
的
坎
坷
和
險

阻
，
但
他
無
視
一
切
，
為
了
它
的
到
來
，
願

意
交
付
出
他
的
生
命—

—

從
肉
體
直
到
靈

魂
。
試
問
，
過
去
有
誰
寫
過
這
樣
表
達
對
時

代
那
麼
恢
宏
深
沉
的
詩
篇
嗎
?!

這
裡
歌
頌
的
，
正
是
艾
青
幾
十
年
為
之
戰

鬥
、
為
之
獻
身
的
時
代
。
在
這
首
詩
之
前
或

之
後
的
其
他
眾
多
的
詩
篇
中
，
艾
青
一
直
追

求

時
代
的
光
明
和
理
想
，
而
且
這
種
皈
依

一
種
信
仰
的
強
烈
意
念
，
日
漸
熾
熱
，
終
於

達
到
沸
點
。
他
燃
燒
的
熱
情
，
從
未
冷
卻
或

熄
滅
，
即
使
在
﹁
逆
旅
﹂
之
中
，
也
使
人
感

到
火
熱
的
呼
吸
。

︵︽
紀
念
艾
青
︾︶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
內
地
報
業
興
起
組

織
集
團
之
風
，
這
就
是
以
原
來
的
一
份
黨

委
機
關
報
為
主
心
骨
，
另
辦
若
干
副
報
和

期
刊
，
組
成
一
個
報
業
集
團
。
既
起
宣
傳

喉
舌
之
效
，
又
跟
隨
市
場
經
濟
取
得
經
濟
效

益
，
減
少
公
家
注
資
。
有
的
報
業
集
團
還
辦
起

副
業
，
涉
足
廣
告
、
會
展
、
酒
店
、
旅
遊
、
房

地
產
等
領
域
。
其
中
最
成
功
的
首
推
廣
東
的
報

業
集
團
。

深
圳
報
業
集
團
、
南
方
日
報
報
業
集
團
、
廣

州
日
報
報
業
集
團
是
其
中
的
佼
佼
者
。
後
來
，

中
央
黨
報
︽
人
民
日
報
︾
也
跟
隨
這
股
潮
流
，

辦
起
十
幾
份
副
報
和
期
刊
。

深
圳
報
業
集
團
共
轄
十
家
報
紙
五
種
刊
物
一

個
網
站
和
一
個
出
版
社
，
還
經
營
了
上
述
的
一

些
副
業
。
集
團
持
有
資
產
達
五
十
多
億
，
光
是

廣
告
便
年
營
業
額
在
二
十
五
億
以
上
，
在
全
國

平
面
媒
體
上
排
名
第
一
。

深
圳
報
業
集
團
還
踏
足
香
港
，
收
購
香
港
商

報
和
晶
報
，
並
購
買
一
座
工
業
大
廈
，
作
為
香

港
商
報
新
社
址
之
用
。

中
國
的
報
業
集
團
甚
具
中
國
社
會
主
義
特

色
，
與
外
國
的
報
業
集
團
不
太
相
同
。
一
份
主

心
骨
的
報
紙
，
因
為
作
為
宣
傳
喉
舌
，
嚴
肅
有

餘
，
活
潑
不
足
，
言
論
也
自
有
節
制
。
副
報
則

以
輕
鬆
、
趣
味
、
知
識
、
掌
故
等
等
吸
引
讀

者
。
期
刊
則
多
專
業
性
的
，
如
汽
車
、
旅
遊
、

時
裝
等
等
。

深
圳
報
業
集
團
現
有
兩
座
大
廈
，
深
圳
特
區

報
大
廈
矗
立
深
圳
市
中
心
，
成
為
一
座
標
誌
性

建
築
。
每
三
層
便
有
一
個
大
露
台
，
供
記
者
、

編
輯
小
聚
之
用
。
深
圳
商
報
大
廈
則
與
集
團
所

屬
的
一
座
酒
店
為
鄰
。

香
港
的
報
業
只
有
個
別
據
獨
立
大
廈
，
不
少

仍
是
只
佔
商
業
大
廈
的
一
至
數
層
，
鮮
有
高
聳

大
廈
的
﹁
壯
舉
﹂。
現
在
平
面
媒
體
的
經
營
越
來

越
困
難
，
而
且
競
爭
劇
烈
，
不
像
深
圳
報
業
集

團
轄
下
的
報
刊
，
已
佔
全
深
圳
的
報
刊
市
場
百

分
之
九
十
以
上
，
而
且
還
遠
銷
廣
東
各
縣
市
和

北
京
、
上
海
等
地
。

中
國
的
平
面
媒
體
衰
落
比
較
緩
慢
，
辦
得
好

的
有
讀
者
的
報
業
集
團
仍
大
有
可
為
。

一
個
名
為
︽
愛
因
斯
坦
在

香
江
︾
的
展
覽
，
從
現
在
起

到
八
月
底
，
在
尖
沙
咀
的
科

學
館
展
出
。
我
對
這
個
展
覽

雖
然
有
興
趣
，
但
對
展
覽
的
名
稱
卻

有
點
莫
名
其
妙
。
首
先
，
愛
因
斯
坦

什
麼
時
候
在
香
江
了
？
愛
因
斯
坦
在

香
江
做
過
什
麼
？
想
做
什
麼
？
是
愛

因
斯
坦
人
在
香
江
，
還
是
愛
因
斯
坦

的
文
物
在
香
江
展
出
？
抑
或
是
把
愛

因
斯
坦
的
科
學
理
論
，
在
香
港
讓
民

眾
體
會
？

愛
因
斯
坦
是
個
天
才
，
這
一
點
相

信
沒
有
多
少
人
有
異
議
。
不
過
，
對

於
愛
因
斯
坦
的
發
明
導
致
的
一
些
事

情
，
卻
有
不
少
人
有
意
見
和
看
法
。

西
班
牙
畫
壇
大
師
畢
卡
索
說
，
愛
因

斯
坦
的
天
才
導
致
廣
島
事
件
。
法
國

符
號
學
家
羅
蘭
巴
特
說
，
透
過
愛
因

斯
坦
的
神
話
學
，
世
人
狂
喜
而
再
得

的
知
識
形
象
，
簡
化
為
一
個
公
式
。

這
個
公
式
很
簡
單
，
就
是
我
們
時

常
提
起
的E

=
m

乘c

的
平
方
，
也
就

是
在
我
讀
中
學
時
，
同
學
時
常
互
相

取
笑
的
﹁
矇
查
查
﹂，
即
是
把
ｍ
的

發
音
用
廣
東
話
讀
成
矇
，
ｃ
的
平
方

就
是
用
粵
音
讀
成
兩
個
查
，
意
即
迷

迷
糊
糊
也
。

我
相
信
，
絕
大
多
數
的
香
港
人
，

對
於
愛
因
斯
坦
的
相
對
論
，
都
是
矇

查
查
得
很
。
我
自
己
自
然
也
屬
於
絕

大
多
數
之
一
。

不
過
我
有
一
點
是
和
愛
因
斯
坦
一

樣
的
，
那
就
是
愛
煙
斗
。
愛
因
斯
坦

的
孫
兒
回
憶
他
爺
爺
時
，
常
說
的
就

是
爺
爺
生
前
最
愛
兩
樣
東
西
，
小
提

琴
和
煙
斗
。

不
知
道
︽
愛
因
斯
坦
在
香
江
︾
有

沒
有
展
出
他
最
心
愛
的
煙
斗
？
或
者

展
出
他
生
前
抽
煙
斗
沉
思
的
照
片
？

如
果
沒
有
，
是
因
為
反
吸
煙
的
政
治

正
確
下
的
思
維
而
故
意
不
展
，
還
是

原
來
就
不
知
道
愛
因
斯
坦
生
前
最
愛

煙
斗
？

答
案
一
定
不
會
有
人
說
的
，
不

過
，
花
三
十
元
門
票
去
求
證
一
下
有

沒
有
，
倒
是
必
要
的
。

從
口
耳
相
傳
得
悉
中
環
人
對︽
單
身
男
女
︾

的
趣
味
頗
為
認
同
，
我
登
時
反
應
為
不
可
思

議—
—

一
齣
徹
頭
徹
尾
為
內
地
觀
眾
︵
尤
其

是
都
市
女
性
︶
設
計
而
發
的
都
市
浪
漫
愛
情

劇
種
，
如
果
可
以
大
小
通
吃
，
那
真
的
只
能
以
中

港
趣
味
高
速
一
家
親
來
說
明
了
。

事
實
上
，
早
有
人
指
出
這
次
杜
韋
組
合
，
連

︽
孤
男
寡
女
︾
兩
男
一
女
程
式
背
後
的
﹁
港
女
﹂

色
彩
也
守
不
住
，
今
次
高
圓
圓
的
血
肉
模
糊
，
自

然
難
以
與
鄭
秀
文
充
滿
神
經
質
的
現
實
氣
息
相

比
。
只
不
過
大
抵
我
從
一
開
始
已
調
節
了
期
待

視
野
，
於
︽
單
身
男
女
︾
中
渴
望
尋
找
的
，
是

杜
韋
兩
人
究
竟
認
為
甚
麼
才
屬
打
開
內
地
市
場
的

必
殺
技
，
所
以
觀
察
也
必
須
與
票
房
數
字
扣
上
關

連
。我

認
為
在
近
年
的
中
港
合
拍
片
中
，
除
了
大
片

往
往
走
歷
史
劇
路
線
而
迴
避
了
現
實
上
兩
地
的
距

離
外
，
其
他
切
入
城
市
的
作
品
也
開
始
陸
續
面

世
，
某
程
度
而
言
也
可
算
屬
香
港
導
演
北
上
的
考

牌
作
。
與
︽
單
身
男
女
︾
同
期
上
映
的
︽
隱
婚
男

女
︾
有
某
程
度
的
相
似
之
處
，
但
葉
念
琛
的
野
心

更
大
，
企
圖
把
整
個
背
景
設
定
為
全
內
地
而
發

︵
陳
奕
迅
的
角
色
是
廣
東
人
，
不
過
北
上
打
拚
︶，

這
一
點
也
令
到
電
影
的
沙
石
更
加
明
顯
。
由
衷
而

言
，
迄
今
為
止
香
港
導
演
可
以
通
過
嚴
格
檢
核
，

拍
得
出
內
地
地
道
風
貌
的
只
有
葉
偉
民
二
○
一
○

年
的
賣
座
小
品
︽
人
在
囧
途
︾。
反
過
來
說
，
杜

韋
組
在
︽
單
身
男
女
︾
中
早
有
自
知
之
明
，
仍
以

香
港
為
基
地
骨
幹
，
不
過
以
蘇
州
女
子
在
香
港
打

拚
作
一
逆
轉
，
首
先
盡
量
避
免
了
紕
漏
百
出
的
毛

病
。更

重
要
的
是
，
所
謂
地
球
男
︵
古
天
樂
︶
與
火

星
男
︵
吳
彥
祖
︶
的
抉
擇
，
其
實
從
一
開
始
就
已

非
兩
人
的
關
切
焦
點
所
在
。
所
以
不
僅
吳
彥
祖
的

角
色
僅
存
軀
殼
，
全
無
血
肉
支
撐
，
事
實
上
古
天

樂
的
老
闆
身
份
又
何
嘗
不
然
？
電
影
突
顯
的
重
心

在
獻
媚
的
藝
術
，
透
過
兩
人
一
次
又
一
次
的
比
拚

角
力
，
不
斷
在
反
覆
展
示
物
質
與
心
思
的
互
動
轟

炸
，
最
後
成
就
的
絕
非
表
面
上
的
安
全
感
考
慮
，

而
是
獻
媚
上
如
何
可
以
登
峰
造
極
技
術
擊
倒
對

手
。
古
天
樂
在
大
廈
上
的
回
到
地
球
論
，
正
好
是

由
衷
佩
服
火
星
男
的
亮
燈
絕
技—

—

其
實
這
仍
是

銀
河
一
脈
的
雙
雄
電
影
，
真
正
惺
惺
相
惜
的
是

古
、
吳
兩
人
，
和
高
圓
圓
無
涉
。

不
過
內
地
票
房
︵
已
過
六
千
萬
︶
說
明
，
獻
媚

功
夫
始
終
人
見
人
愛
。
好
的
，
先
下
一
城
後
，
杜

韋
組
合
不
愁
經
濟
支
持
了
。

《單身男女》的獻媚趣味

助
手
買
了
名
為
︽
手
指
識
人
術
︾
的
日
本
手
相

書
，
部
分
內
容
藉

分
組
地
比
較
手
指
長
短
，
窺
看

一
個
人
的
戀
愛
、
事
業
及
交
友
等
特
質
及
運
氣
。
雖

然
只
是
將
基
本
的
理
論
引
伸
，
但
也
寫
得
頗
詳
盡
及

有
趣
，
在
此
選
了
書
中
的
﹁
戀
愛
﹂
一
項
，
濃
縮
地

跟
各
位
分
享
。

標
準
長
度
：
食
指
的
標
準
長
度
應
剛
好
與
中
指
的
指
甲

底
部
並
排
；
無
名
指
的
標
準
長
度
，
則
應
剛
好
位
於
中
指

的
第
一
節
三
分
一
的
前
端
。

標
準
食
指
配
：

○

標
準
無
名
指
：
隨
和
，
會
主
動
調
節
自
己
配
合
對

象
，
但
討
厭
對
方
的
命
令
及
花
言
巧
語
，
追
求
穩
定
的
戀

愛
。○

長
無
名
指
：
愛
幻
想
，
但
又
自
尊
心
強
，
令
行
動
與

思
想
不
一
，
使
不
滿
累
積
，
然
後
發
洩
在
對
方
身
上
，
易

見
異
思
遷
。

○

短
無
名
指
：
被
動
，
令
戀
愛
機
會
較
少
，
交
往
中
也

易
受
對
方
擺
佈
，
但
心
底
其
實
非
常
頑
固
，
不
愛
聽
別
人

意
見
。

長
食
指
配
：

○

標
準
無
名
指
：
任
性
，
忍
受
不
了
單
身
生
活
，
對
另

一
半
要
求
多
多
，
容
易
因
急
躁
而
做
錯
決
定
，
傷
害
對

方
。○

長
無
名
指
：
好
勝
，
要
將
對
方
控
制
於
股
掌
間
，
強

勢
的
形
象
令
人
望
而
卻
步
。
總
認
為
自
己
才
是
對
，
與
對

象
衝
突
不
斷
。

○

短
無
名
指
：
自
尊
心
強
，
不
願
為
愛
情
付
出
，
總
將

事
業
、
興
趣
及
朋
友
放
在
愛
情
前
面
，
令
感
情
難
以
發
生

或
維
繫
。

短
食
指
配
：

○

標
準
無
名
指
：
渴
望
戀
愛
，
但
因
欠
缺
自
信
而
變
得

消
極
，
令
戀
情
失
之
交
臂
或
只
能
單
戀
，
你
其
實
是
個
懂

得
尊
重
對
方
的
好
對
象
。

○

長
無
名
指
：
敏
銳
熱
情
，
但
在
異
性
面
前
卻
會
不
知

所
措
。
總
期
望
戲
劇
性
的
戀
愛
，
但
易
熱
易
冷
。

○

短
無
名
指
：
穩
重
，
不
懂
得
欣
賞
及
發
揮
自
己
的
優

點
，
對
戀
愛
的
渴
望
較
低
，
易
生
放
棄
的
念
頭
。

手指識人術

接二連三的學生犯罪事件，成為網絡和報紙新聞版
的關注熱點，接二連三揮刀殺人的學生，驚動社會的
同時，不由得讓人產生了疑問：我們的孩子，究竟是
怎麼了？一臉青春稚嫩未脫的學子，怎麼染上了滿身
的戾氣？我們的教育，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
4月1日晚，上海浦東國際機場，顧女士剛接到從日

本留學放假歸來的兒子小汪，兩人見面談話不過10分
鐘，小汪忽然掏出水果刀向母親連刺9刀，然後拔腿
就跑。顧倒在血泊中，如果不是一外國人出手相救，
她就有喪命的危險。
3月31日，25歲的女留學生陳豪，在瑞典被同班同

學、上海籍男生小軍（化名）連捅十幾刀不治身亡。
小軍曾在網上傾訴自己喜歡陳豪，並向她表白，但遭
到拒絕。在國內成績優秀的小軍在瑞典因幾門課未修
不能按時畢業，眼看自己喜歡的人要提前回國，他陷
入了絕望，繼而行兇。
而近來在網上引起最多關注的，恰恰也是一個大學

生殺人的案件。去年10月20日晚，西安音樂學院學生
藥家鑫駕車撞倒騎電動車的張妙後，怕張看到車牌號
以後找麻煩，對其連捅8刀致死。
2010年2月，畢業於長春大學的李宗熙，在廣州一

公司打工，因工作不力，受到廠長白守川的批評，李
深感受辱，憤然辭職。3天後，李攜帶刀子、鐵管等
返回工廠，襲擊和毆打白守川。因傷勢過重，白於當
晚不治身亡。
大學生嚴重刑事犯罪，並非始自近年。早在2005年

7月，溫州市一家工業物資公司老闆林某神秘失蹤，
警方經過追查，最後將羅吉軍和卓科兩人捉拿歸案。
羅和卓交代，他們為了劫財以「創辦自己的事業」，

蒙面進入林某臥室，將刀架在他脖子上，可林的信用
卡留在公司，他們只搜出1000多元現金和1部手機，
兩人勒死林某，將屍體運到事先選好的地點掩埋。而
羅和卓，是湖南大學2002屆的畢業生。
年輕學子犯罪現象，引起警方及相關方面的注意。

統計資料表明，改革開放以來，大學生違法犯罪案件
明顯增多，高校學生犯罪的人數目前已經佔到高校總
人數的1.26%，且犯罪特點朝 暴力化、群體化、智
能化發展。
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專業博士封利強認為，社會

上不良風氣的影響，尤其是極端個人主義和帶有色
情、暴力的網絡文化，是導致大學生犯罪的原因之
一。這些年，由於高等學校擴招，一些學校管理疏
鬆，給了品質不良者可乘之機。許多家長對孩子過分
溺愛，使其從小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形成好逸惡
勞、揮霍無度之習。有些大學生狂妄自大，目中無
人，追求生活享受和高消費。近年來，不少大學畢業
生就業困難，多從事臨時性工作，收入不穩或很少，
與他們的自我期待相差太大，許多人急切想獲得事業
上的發展，更有人嚮往一夜暴富。失意和失望之下，
一些人便想通過違法犯罪改善自己的處境。
藥家鑫殺人案的開審以及引發的爭議，提高了人們

對大學生犯罪的關注等級。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
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副會長李玫瑾對藥犯罪的一些
分析，激起了許多人的義憤。藥和李一時成了社會名
人，對藥「殺」還是「不殺」，成為社會注目的焦
點，有人把這當作考驗中國法治的試金石。
關於藥案的爭辯正在激烈進行的時候，北京師範大

學教授董藩的一番言論，再一次極大刺激了公眾的神

經。董教授在微博中說：「當你40歲時，沒有4千萬
身價不要來見我，也別說是我學生——這是我對研究
生的要求。對高學歷者來說，財富意味 奮鬥意識和
汗水，貧窮意味 無能、懶惰、恥辱和失敗。」
筆者以為，董教授的言論，為我們理解年輕學子犯

罪頻仍的事實提供了一條途徑及可能性。
我們的社會，太注重一個人的事功了；我們的教

育，從孩子很小的時候起，就灌輸財富和權力是衡量
一個人能力高低、出息與否的標準的價值觀。
從小學三、四年級開始，我們的孩子，每晚做功課

都要到十一、二點。老師和家長天天對孩子說，你要
努力，你要用功，以後要考一個好的大學，選一個好
的專業，這樣你畢業後才能擁有足夠的競爭力，才能
立足於社會，才能不被淘汰，才有廣闊的前途。
由此，我們的學生的知識結構和興趣、愛好，被嚴

格束縛在狹窄的範圍內，孩子們被迫成為考試機器。
雖然不少學生擅長歌唱、繪畫或彈奏樂器，但都停留
在掌握基本技能的階段。他們沒有時間閱讀課外書
籍，沒有時間提高自己的技藝或涉獵文學、歷史知
識，除了學校課程規定的東西外，他們很少對更廣大
的世界產生興趣。他們整天被逼 應付一場又一場的
考試，一些試題完全是被設計出來為難學生的，甚至
在語文教學中，一些試題也被搞成了腦筋急轉彎的偏
題、怪題，這使學生無法感悟漢語文學的人文精神和
美。多年來，我們的孩子，在這種教育模式中，被塑

造成眼界侷促、趣味單一、務實趨利的一代，他們渴
望出人頭地，尊崇事功，卻很少有人文素養，極少有
人真的喜愛音樂和詩歌，更不懂審美。
「官本位」主導下的教育體制，盛行的是單一的實

用—理性教學和技能培訓，極少關注學生的心靈，德
育教育多年來都是照本宣科，嚴重脫離學生的生活和
情感需要。在各種考核指標重壓下的教師，自己本就
缺乏人文素養和深邃的精神世界，更遑論教育學生
了。董藩教授的言論表明，許多教師品位不高，學養
一般，只以世俗和流行的價值標準來教化和要求學
生，忘卻了教育的根本目的在於育人，在於培養道德
高尚、操守優良的下一代。
久而久之，在教育模式、家庭熏陶和社會氛圍的共

同作用下，我們的孩子漸漸長大了。這代學子多為獨
生子女，難免嬌生慣養，許多孩子是連襪子都不會洗
的。雖然應付考試綽綽有餘，但知識結構單薄，自學
動力不足，匱乏人文學識和素養，他們過於關注個人
前途和利益，以自我為中心，只以競爭心態和角度看
待一切，都渴望盡快致富或進入體制內的「保險
箱」，卻缺乏對人世的溫情，缺少對社會的關懷，少
有對心靈和美的注目及感受。有些學生更由於家庭或
性格方面的原因，私慾和虛榮心過強，刻薄、強硬、
倨傲，對自己的期待值太高，而一旦遭遇失利遇到挫
折，自身調節能力又較差，他們或者頹廢、消沉、萎
靡不振，或者仇視他人、報復社會、鋌而走險，一些
大學生正是由此邁入了犯罪的邪途。
所以，對藥家鑫和李宗熙的審判結果，當然應該注

意，但更須關注的是現行教育體制和模式的缺陷與問
題。這些缺陷和問題不予彌補及改正，怕會有更多的
學生走上犯罪的不歸路。而修正教育模式中對實用—
理性的過度強調，減輕對學生生存技能和競爭心態的
刻意訓練，增加學生的人文知識和素養，增加他們對
生命的尊重和對人世的溫情，增加他們對美的感受和
領悟，是提高學生素質，培養他們成為全面發展、有
道德和高尚追求的人的恰當選擇。

時代的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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彥 火

客聚

﹁
我
似
前
世
欠
了
她
們
。
﹂
阿
B
鍾
鎮
濤
無
奈
地
說
。
他

口
中
的
﹁
她
們
﹂
是
指
前
妻
章
小
蕙
和
前
小
姨
章
小
婉
。

四
月
初
，
章
小
婉
報
警
稱
阿
B
女
友
范
姜
打
爛
其
手
機
，

又
向
學
校
報
稱
阿
B
和
范
姜
毒
打
阿
B
與
章
小
蕙
所
生
的
女

兒
嘉
晴
，
以
至
於
學
校
要
阿
B
解
釋
，
又
引
來
大
批
傳
媒
到

阿
B
宅
所
樓
下
追
訪
十
六
歲
的
嘉
晴
，
穿

整
潔
校
服
的
嘉
晴
皮

光
肉
滑
，
斯
文
有
禮
地
回
答
記
者
，
她
沒
被
虐
打
，
更
表
示
痛
恨

阿
姨
對
阿
B
和
范
姜
的
抹
黑
，
當
場
劃
清
界
線
，
稱
以
後
都
不
想

見
到
這
位
阿
姨
。
遠
在
美
國
與
章
小
蕙
同
住
的
兒
子
嘉
浚
馬
上
越

洋
聲
援
妹
妹
，
大
罵
媽
媽
章
小
蕙
，
以
及
警
告
阿
姨
別
再
有
小
動

作
，
後
來
嘉
浚
甚
至
憤
而
離
開
美
國
，
不
要
跟
章
小
蕙
同
住
。

章
小
蕙
呢
？
她
沒
第
一
時
間
趕
返
香
港
了
解
女
兒
的
﹁
傷
勢
﹂，

反
而
去
了
台
灣
出
席
好
友
喪
禮
，
還
有
閒
情
去
做SPA

，
才
施
施
然

返
港
，
但
也
沒
第
一
時
間
去
見
女
兒
，
連
電
話
也
沒
打
給
女
兒
，

反
而
是
享
受
﹁
喪
拚
﹂
購
物
樂
，
之
後
鬼
鬼
祟
祟
去
警
署
報
警
﹂，

稱
女
兒
嘉
晴
遭
虐
打
至
面
腫
兼
流
血
，
又
找
來
社
工
及
阿
B
家
的

外
籍
女
傭
做
證
人
，
令
嘉
晴
再
度
成
為
傳
媒
追
訪
對
象
，
嘉
晴
一

再
澄
清
沒
被
打
，
以
及
沒
見
過
章
小
蕙
。

用
邏
輯
分
析
，
嘉
晴
今
年
十
六
歲
，
如
果
有
人
真
要
虐
打
她
，

她
也
不
會
站

任
打
，
她
會
反
抗
，
即
應
是
她
傷
，
范
姜
也
受

傷
，
可
是
兩
人
都
沒
任
何
傷
痕
，
此
外
嘉
晴
可
以
打
電
話
報
警
，

或
是
向
學
校
社
工
、
老
師
、
校
長
求
助
，
又
或
是
在
通
訊
發
達
方

便
的
今
天
，
她
大
可
直
接
打
電
話
給
章
小
蕙
求
助
，
章
小
蕙
遠
從

美
國
回
來
也
不
去
探
望
她
認
為
受
重
傷
的
女
兒
，
卻
要
並
非
圈
中

人
的
女
兒
一
次
又
一
次
被
傳
媒
追
訪
，
迫
得
要
面
對
鏡
頭
說
﹁
七

年
沒
見
過
媽
媽
﹂，
是
對
嘉
晴
的
一
種
騷
擾
，
白
色
恐
怖
，
只
會
叫

女
兒
對
她
越
來
越
反
感
，
外
界
也
覺
得
章
小
蕙
居
心
叵
測
。

警
方
若
查
明
嘉
晴
沒
被
虐
打
，
就
應
向
報
假
案
的
人
加
以
追

究
，
既
報
假
案
又
浪
費
警
力
。

更
滑
稽
無
聊
的
是
，
事
件
涉
及
臥
底
，
阿
B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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